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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雲大師離開我們，轉瞬過去一年。大師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

在腦海，每當瞻仰大師的遺像，拜讀大師的著作，就感到大師從來

沒有離我們去，似乎時時在我們身邊。肉身有時而盡，法身綿延無

窮。大師的法身慧命，就像留在世間的指路明燈，為世人指明前進

的方向，讓大家不要走向歧路，而是永遠行進在佛法的正道上。

我和大師結緣甚早，但有緣和大師近距離接觸卻是在日本東京

佛光山寺。東京佛光山寺坐落在東京都的板橋區。在此之前，由於

我的同門師兄滿潤法師的因緣，我就多次到過佛光山寺。這座道場

雖然在紅塵鬧市，但進入山門，就如同進入另一個世界。裡面的設

施和氛圍，完全是佛光山式的，給人以賓至如歸之感。我在東京大

學留學時，有一次去拜訪大師，由於我們走錯了路，趕到佛光山寺

時，早已經錯過了和大師約定的時間。到達會客室，大師一直耐心

等待著我們。讓一位已經年逾八旬的老人等我們，讓我們十分過意

不去，但大師絲毫不以為意，熱心地跟我們開始了一個多小時的談

話。
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與新全球化

張文良

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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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在談到佛教的財富觀時，大師強調佛教主張「享有」而不

是「占有」，以「享有」的心態看待世界，山川草木、花鳥魚蟲，

都是我們可以享有的事物；而以「占有」的心態看待世界，就會斤

斤計較，患得患失，難以獲得心靈的安寧。我們一行有學者也有商

界人士，聽了大師一席話，莫不深受啟發。會談結束，大師與大家

合影留念。每當想起當時的情景，我和朋友們都覺得今生今世能與

大師結緣，是莫大的福報。

我在日本留學期間，還有幸受邀，參加在大阪佛光山道場舉辦

的關於禪宗的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在會場擔任翻譯工作。後來又應邀

參加在富士山本栖寺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並發表了論文。星雲

大師年輕的時候就關注到日本佛教，對日本佛教有客觀和清醒的評

價。大師雖然不認同日本佛教捨棄獨身、素食的戒律，但對日本佛

教界在佛教學術上取得的豐碩成果表示讚賞。在開闢佛光山道場之

後，大師就加強了與日本佛教界特別是日本學術界的交往。大師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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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村清孝教授（右二）與星雲大師有數十年情誼。（圖 / 莊美昭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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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平川彰、鐮田茂雄、水谷幸正、木村清孝等，

到佛光山或佛光山系大學參加學術會議或訪問講學；還派遣弟子到

日本佛教大學、東京大學等高等學府留學；並在日本先後啟建了東

京佛光山寺、富士山本栖寺、大阪佛光山寺、群馬縣的法水寺等道

場，開啟了人間佛教在日本的弘法事業。由於和滿潤法師的同門法

誼，我有幸多次到佛光山在日本的道場參加學術會議或訪問、參

學，深刻感受到人間佛教理念逐漸滲透到日本社會各個階層，佛光

山道場的吸引力越來越大，成為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相互交流的重

要平台。

在歷史上，佛教在全球的文明互鑑中曾發揮了重大作用，尤其

是佛教經由路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條路徑傳播到東亞、南

亞、東南亞，深刻改變了整個亞洲文明的進程。其中，主要由陸路

傳到中國、又由中國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大乘佛教，形塑了東亞

文明的形態。直到今日，大乘佛教就像一條「黃金紐帶」將東亞各

國連繫在一起，成為各國民眾共同的精神依歸和精神家園。如在中

日佛教交流史上，鑑真東渡，將佛教戒律和當時唐代先進的文化帶

到日本，極大促進了日本奈良時期文化的繁榮；宋代榮西、道元等

到宋朝求法，蘭溪道隆、無學祖元東渡弘法，極大促進了日本鐮倉

佛教的興盛；明代黃檗隱元禪師東渡，在日本開創黃檗宗，與日本

曹洞宗、臨濟宗三足鼎立，深刻影響到日本江戶佛教的面貌和日本

文化走向。

延至近代，日本明治維新獲得成功，在東亞率先走向近代化的

道路，迅速融入近代文明，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，陷入殖民地、

半殖民地的泥潭。中日綜合國力的強弱易位，加之日本走向軍國主

義、對外擴張的錯誤道路，使得中日兩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進入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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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不寧的悲慘時期。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由於中日兩

國長期未能恢復邦交，兩國的佛教交流幾乎處於完全停滯狀態。期

間，雖然有中國的楊文會、太虛大師、趙樸初和日本的南條文雄、

鈴木大拙、大西良慶等，力圖通過文化交流而恢復中日佛教徒之間

源遠流長的法緣道誼，但由於東亞地區嚴峻的政治環境，最終未能

如願。

最近，隨著以歐美文化為軸心而推動的全球化走向窮途末路，

世界各國都在探索新的全球化的新路徑。舊的全球化以自由貿易、

產業分工、全球市場為中心，以資訊共用和技術創新為基礎，通過

聯合國、國際貿易組織和區域性自由貿易條約等，實現世界各國之

間的經濟和社會等個領域的互聯互通、分工合作。但由於各國政治

體制和文化傳統的差異，以經濟分工合作為核心內涵的舊的全球化

遇到巨大挫折。以某些大國為主導的反全球化勢力，為了本國或本

集團的利益最大化，動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各種手段，破壞全球

化的體系，在經濟上搞「脫鉤斷鏈」，在政治上搞排他性的同盟，

在軍事上搞干涉主義，在文化上搞意識形態劃界。這種逆全球化的

動向建立在冷戰思惟和零和遊戲的基礎上，追求自我利益至上，為

了滿足一國之私，不惜與全人類為敵。

面對這種百年未見的大變局，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如何應

對，成為全人類所面臨的巨大考驗。如果任由這種逆全球化勢力割

裂這個世界，人類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將成為常態，我們現在看到的

烏克蘭戰爭、巴以衝突等，不過是更大規模紛爭的一種前奏而已。

正所謂，逆全球化勢力將來為害天下，不知伊于胡底！

在這種嚴峻局勢面前，探索新的全球主義，就成為世界各國有

識之士的共同責任。在這方面，星雲大師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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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的探索。如星雲大師自稱「地球人」，認為在全球化時代，作

為一個地球人要做到：第一、睜大眼睛，欣賞地球；第二、立定腳跟，

走向地球；第三、展開雙臂，擁抱地球；第四、佛光普照，享受地球。

星雲大師開示：「在這個地球上，陽光普照著每一塊土地，微風吹

拂著每一個角落，就像佛陀的慈悲與真理，平等無差別地普施給每

一位有情眾生。」大師雖然長期生活在台灣，但其胸懷是面向世界

的，其視野是涵蓋全球的。在實踐的層面，星雲大師在世界五大洲

啟建道場，首先在當地移民圈弘揚人間佛教理念，隨著影響力的擴

大，逐漸滲透到當地社會，從教育、文化、慈善、共修等各個層面，

融入了當地人的生活，拓展到社會階層。

新的全球主義除了政治上的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的構想、經濟

上的更高層次的互聯互通之外，一個重要的內涵是文明的交流互鑑。

歷史上，中華文化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、近代西方科學技術文化基

礎上完成傳統文化的再造和昇華，並向世界輸出，成為引領世界文

「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」應教廷宗教交談部邀請前往梵蒂岡交流，近百人出訪，

盛況空前。2023.3.18（莊佳穎 / 攝）



79

星
雲
大
師
圓
寂
週
年
紀
念
專
題

	
				

未
來
的
展
望	

星
雲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與
新
全
球
化

明發展的重要原動力。在新全球化時代，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的中華

優秀文化走出去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指明方向和貢獻智慧，

是文化界和佛教界的使命和擔當。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運動在全世

界的弘法實踐，在在彰顯了人間佛教在新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和作用。

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走向世界，引領新的全球化，在於人間佛

教的三大特質：開放性、包容性和行動性。星雲大師所創立的人間

佛教從來不是封閉的體系，而是在不同時代、不同文化背景下不斷

豐富的開放體系。從人間佛教在世界五大洲的傳播實踐看，這種開

放性的特質得到充分體現。與開放性一體兩面的是人間佛教的包容

性。星雲大師一生致力於宗教對話和宗教間的交流合作，這種對話

不僅限於佛教內部和諸宗教之間的對話，也包括佛教與各地本土文

化之間的對話。佛教沒有「異端」的概念，不承認唯一絕對的真理，

這就使得佛教能夠根據契理契機的原則，和各種文化形態平等對

話、相互耦合，最終完成佛教自身的發展。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成功

向世界的傳播，就印證了其強大的包容性。最後是行動性的特質。

人間佛教不單是一種理念，更是一種社會運動，通過世界各地佛光

人的弘法利生實踐，將人間佛教的理念變成改良社會、變革時代的

物質力量。這種行動性，恰恰是人間佛教區別於其他一切哲學思想

的最核心的特徵。

以往的哲學都在致力於說明這個世界，而人間佛教則不限於說

明這個世界，而是進一步改變這個世界。而且由於佛光人的組織性

和行動力，實實在在地改變了世界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溫馨、更合

理、更美好。這就是星雲大師留給我們最大的精神遺產。 




